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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张炜 （连载 69）

“我从报上见过革命党人发
动起义的消息，追捕，枪战。”舒莞
屏说着，然后补充一句：“我们大
公也是一样，她是在半岛东部发
动起义的。”这样说过，双眼有些
热胀。特使目光扫过他的脸颊，没
有说话，在卵石路上走了几步，回

头：“公子，你终会弄懂什么才是
‘起义’。”舒莞屏怔着，嘴巴微张，
看着转头的特使。特使走过来，一
只手落在他的肩上。舒莞屏觉得
这是与之见面以来，对方唯一的
亲昵动作。隔着衣服，他还是感到
了这只手的冰凉与沉重。

后来一切如同预先安排的那

样，大公与即将离去的特使茶叙。
茶叙时间不长，只有他们两人，舒
莞屏与文书都未参加。特使走了，
无声无息，于凌晨三点上路。舒莞
屏屈指算了一下，这人在行营滞
留的时间共有四十六个小时。与
来时一样，小棉玉率卫士护送特

使，一直抵达东部营地。她返回行
营已是深夜，见舒莞屏窗上泄出
灯光，就叩门进来，说：“特使路上
问起你了。”他一颗心急急跳动，
直眼看她。小棉玉吸吸鼻子：“他
问公子何时到来，所任何职。”“还
有呢？”“没了。这人话语忒少。”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舒莞屏

看着漆黑的窗外。小棉玉点头：
“也许革命党人就是这样。”

与原来设想的稍有不同，大

公结束这场重要会面并未马上回
返，可能还要待些时日。“她在这
里休整身心，想些大事。许多大
事，特别是战事开始前，大公都会
在安静的地方好好想一阵子。”小
棉玉告诉他。她是来告别的，要先

走一步。“公子在这里陪同大公温
习洋语吧，将养一段时间。”她语
气中多有钦羡，转身似有不舍。他
出门送她，叫了一声“提调大人”。
她好像没有听到，径直走向了那

辆厢车。
整整一天，舒莞屏都在读书。

他独自用餐，那个总管少有问询。
饮食少而精致，不同的是随季节
变化添了几样时蔬。他对憨儿说：
大公一定累了，她该好好休养。憨
儿说大公半夜都在读书、办理文
案，“听侍卫说，有三位将军于天

黑前赶到了这里。”憨儿面色陡然
冷肃起来。舒莞屏说：“那一定是
关于战事的。”

事后知道，三位将军分别是
镇守东部和南部的朱砂滚子万东、
小火童陈立，还有从半岛东端返回
的猞猁胆刘通。将军们与大公议
事，关在屋里两天。卫士们在通向

浴室的台阶上打牌，偶有高声惊扰
伏案的舒莞屏。这些随将军们到
来的男子举止并无收敛，打扮也与
行营侍卫不同。两个白天和晚上
都未见到大公和总管，他们显然都
忙。憨儿对舒莞屏说：“原以为战
事会在春末发生，眼下看快了。从

东北，就是关东那里渡来一股新
军，他们的火器是从毛子那里弄来
的，忒厉害。这是官府倚仗的强
伍，他们一个月就剿灭了东部一股
顽匪，然后就要向西开进了。不
过，我们断不会让他们渡河的。”
憨儿咬牙攥拳。舒莞屏明白，这边
正在运筹的战事，就是怎样拒敌于

河东。他对强敌的数量及其他一
无所知，只是预感到，要阻遏这支

新军，必将有一场惨烈之战。
第三天一早台阶上的卫士们

不见了，将军们回去了。果然，晚
餐大公邀舒莞屏一起。在那间宽
敞的书房里，有一扇门连接一间餐
厅。这是专属于大公的，不大，极
为静雅。餐桌是圆的，白色，其余
厨柜条几之类也是白色。只有两

把高背软椅，可见这里不曾多于两
人用餐。大公先到一步，脸上是欣
悦的神色。她让舒莞屏坐在小桌对
面。除了两个冷碟，还有烤肉和鲜
嫩的茭白和奶汤蒲菜。她往两只杯
里添了一点淡绿色的果酒。“我们
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一切还好。
这里比起沙堡岛还是轻松了许

多。”她与他轻轻碰了一下杯子。
舒莞屏觉得大公不像刚刚放

下一些烦琐的样子，脸上并无疲惫
和忧烦的痕迹，相反倒有些闲适，
一如既往地淡雅、温煦和含蓄。她
显然不想谈论与时局有关的话题，
而是由行营这里的气候和环境，说

到了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得有一
种火红色的小蜻蜓，哦，洋文怎么
说它呢？”“Dragonfly.（蜻蜓。）”
“好的，我会记住。奶娘牵住我的
手去溪边，我们捉它。最难忘的是
月亮天，捉一种葫芦飞蛾，你猜怎
样？”舒莞屏看着她。大公伸出食
指和拇指，“取一朵葫芦花，那飞

蛾会把长喙，就是一根长长的针一
样的东西插进蕊里。这时你紧紧

捏住花蒂，飞蛾就像牵线的风筝一
样，再也挣不脱了。”
“真是有趣！”舒莞屏想起了

自己的奶娘，自上次回舒府见过一
面，再无声息。大公说的类似场
景，只在西营老院公身边才能经
历。那里的牛羊和大马个个健硕，
那么多的海棠花和木瓜树：月夜的

木瓜树林啊，浓郁的香气啊。那样
的夜晚如在眼前。他用力忍住才
没有喊出老人的名字。大公将酒
饮尽，眼睛在鼓励他。他也只好饮
尽。它的劲道只比烈酒差一点。滚
烫的液体在胸口那儿洇散。他觉
得自己的面颊是红的。“公子你
看。”大公突然说了一句，脸向一

侧。原来纱帘外面升起了一轮明
月。大公撩开帘子，说：“时间真
快，今儿个是十四日，明天就是满
月了。多好的夜晚。”他们在窗前
站了一会儿。

餐后他们在书房饮茶。“在行
营再待几日，也可以习练洋文了。

我有这样好的专用教习，真是太好
了。可惜你收下了一个糟糕的学
生。”她笑盈盈看他，牙齿闪着莹
光。“大公是最聪颖的呀，只是您
实在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冷大
人赞扬您的发音和超人的记忆
力。”她笑了：“冷大人自然会这样
说的。”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看着窗外，提议去院里走走。
（未完待续）

他们先是吃了团年饭。花如屏做了四凉八热
十二个菜，还带着两钵酸辣肚丝汤和漂了鸡蛋饺子
的生汆丸子汤，又烫了一壶甘蔗酒。一家人吃喝得
面红耳热，胃袋撑持得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点灌缝
隙的汤汁时，温如风就宣布困觉！

三十夜家家讲究火塘不熄。花如屏就给火炉
里架了几个老树蔸子，燃得堂屋哔哔剥剥一片火
红。儿子试了新衣服、揣了压岁钱，也早早睡了。他

们捡拾了碗筷，反复检查了门户闩锁，也躺到了热
炕上。

花如屏问他那里咋样了。
他知道是说哪里：“好像肿消完了。”
她就用手电筒伸到被窝里照：“真个消完了。”
他说：“人家县医院的医生还是厉害，你记得

那个陈院长说的，赶过年你就能过上正常性生活
了。”

她扑哧一笑说：“陈院长怪得很，老爱开玩
笑。”
“人家是帮了咱忙的，我一抬去，他就看出脑

壳没打坏，但一点都没声张。也是想帮咱申冤哩。”
他说着，好像有了反应，就挖抓起了花如屏的

线裤。
“不敢，不敢，再忍忍，过元宵节再说。”

“没事，陈院长说了，一消肿就行。大年三十
的，还能没个娱乐。”
“你可要趁摸着。”他就踅摸上去了。
“哎哟！”
“是不是痛？”
“不是痛！”
外面又是铳子和鞭炮的混响声。他说：“你喊，

泼住命地喊。今晚啥啥都听不见。”花如屏就爷呀

娘呀地喊起来了。
可怜安北斗，这阵儿正撅着屁股，把大炮筒子

死死对着温家门口，严阵以待着。“炮口”是从窗户
伸出去的，半夜零下十摄氏度左右的寒气，袭击得
整个房里都跟室外一样。他是把两床被子裹在身
上，还给头上戴了他爹的老火车头帽子，始终处于
箭在弦上的引而待发状。

温家彻夜炉火通红，难道还在加班包面不成？
孙家折腾得越红火，他就盯得越仔细，单怕那把亮

晃晃的铡面刀被温如风提出门了。到后半夜时，孙
家都悄无声息了，而温家还火光闪闪，这越发让他
担惊受怕。他爹见他这样辛苦，半夜还爬起来，说
替他看一会儿。爹的眼睛不好使，万一走神，让温
如风钻了空子溜出去，那可就是天大的麻烦。他
还是坚持自己亲自观测，他爹披上被子陪着。他
娘把堂屋的炉火移了些过来，也陪着他们父子干
熬着。可再大的火，都经不住敞开窗户灌进来的

风，后背烤焦了，前胸冻翘了，三人都是裹着被子
过大年了。

他娘说：“你这倒是何苦，都以为在镇上当干
部拽活（洋气），谁知道你不是抬着人家怀娃婆娘到
卫生院刮宫引产，就是年三十夜盯着温存罐。当这
样的干部，还不如人家孙铁锤过得囊豁（日子美
好）。你看人家是啥势？一村人都到门前吹红火炭。

瞧你这干部……让人知道大牙都能笑掉。”
娘还没嘟囔完，他爹就发话了：“公家的事你

不懂。年纪轻轻的，不跑些腿，出些力，背些亏，哪
能随便就让你把镇长书记当了。帮忙盯一下温存罐
有啥？不就是熬点夜、受点风寒的事。书记把任务
交给你，那就是器重，可马虎不得，有半点闪失人家
就不信任你了。”

安北斗盯得久了，到底还是忍不住要把大炮口

对天空照一下。
后半夜没人放炮了，烟雾散去，天上一满是星

星在眨眼。他想借这个机会，让爹娘也看看望远镜
里的银河系。谁知他爹说：“嫑看那些没用的东西，
干正事要紧。温存罐一旦溜出去，真给孙铁锤一铡
刀，你念的大学、公职就全打了水漂。”

他就不得不把大炮筒子又对准了温家磨坊。
这一晚的时间对于安家很慢，对于温家可是有

点快。温如风与花如屏折腾两番后，都累得上气不
接下气的，就呼呼噜噜睡着了。那铡面刀也被时间
和空间都彻底遗忘在了黑暗中。温如风的鼾声不比
李逵、鲁达来得优雅精致，一股扯不上来的气口，甚
至把花如屏都吓醒来，直替他扑挲胸口。也就在这
时，出天星的铳子和炮仗一起炸响起来。花如屏懒
洋洋地把大腿朝温如风的肚子上架了架，一来想再

睡，二来也欲造成对男人的精神麻痹。温如风却偏
是两耳倒竖，有些不耐烦地朝暗处的铡面刀盯了几
眼。然后侧耳细听，辨别如此猛烈的总攻声源头。
虽然全村都在跟着噼里啪啦地乱放着，但零星的就
是零星的，唯有一个声音集中而响亮，那就是孙铁
锤家一鸣独大。
“小心把驴日的房炸塌了。”
他也是有几挂鞭炮的，本想炸炸晦气，却终是

懒得放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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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半夜三更还来短信。”

母亲说。
“可能是编辑收到了邮件。”

初平阳不抬头地喝。
快喝完了，手机又响了，刘欢

在唱《我和你》。初平阳慌了神，最
后一口差点把自己呛着。
“这谁啊！”母亲说，“儿子，接

电话。我再给你盛一碗。”

初平阳说：“妈，别盛，喝不动
了。我上去了啊。”捂着口袋就往
楼上跑，楼梯的响动惊醒了睡在
楼梯口的阿尔巴尼亚。小东西一
个激灵跳起来，跟着也往楼上跑，
看见上楼的那双脚是初平阳的，
才哼唧着慢慢走下来，还没走到
窝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一半，钻进

窝里呼噜声就响起来。到二楼初
平阳掏出手机，又一次失望地放
松，易长安的电话。
“我就想你还没睡，干脆打电

话。”易长安用花街上的方言在电
话那头说，“帮我找个北大的博士

毕业证样本，有笔小生意。”
“啥时候要？”
“看你方便。找到了给我个信

儿，我去请你吃饭。”易长安的声
音背景嘈杂，听着像在北京的马路
上。

“我在花街，回去再说。”
有女声在叫易长安。汽车的

喇叭嘀嘀地响。“没问题。我有点
儿事，”易长安说，“抽空再打给
你。”就挂了。

初平阳打开那条短信，果然
是易长安的，他说：兄弟，睡了没？

易长安是他发小，一条街上

光屁股长大的，办假证。在这个非
法和危险的行当里，这家伙半路出
家，但他头脑好使，应该说相当好
使，简直就是搞“山寨”的天才。只
要给他一个母本，不管多复杂的东
西他都能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
山寨货。他去北京比初平阳晚几

个月。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寒风
浩荡，初平阳和舒袖招呼来同在北
京的杨杰，一起给他接风。酒至半
酣，他还不知道自己来北京该干什
么。

舒袖说：“跟我们一起攒书卖
吧。”

易长安说：“我再想想。”

杨杰说：“不怕苦，跟我去卖
水晶挂件？”

易长安说：“我再想想。”
初平阳说：“慢慢想，只要别

想着进中南海就行。”
易长安说：“那是我唯一不想

过的日子。有时候我觉得，让我造
个航空母舰没准我都能造出来。”

杨杰说：“神舟五号上天了，

正在造神六，要不你试试？”
易长安说：“你还别刺激我。

只要你让我把神五摸熟了，我保证
给你整出个神六。”

三个人都笑他胆大。易长安

说，胆大的人膀胱都小，喝了一肚
子啤酒，我得先去个厕所。一刻钟
过去，他还没回，初平阳想，就算
半条昆玉河也尿完了，这家伙怎
么还不回来。他们在北大西门外
的一家小馆子“西门鸡翅”吃饭，

往西再往西就是昆玉河，这河一
直流到颐和园。初平阳出了馆子，
到北边的公共厕所看了，没人。门
外的大风是黑的，像扯起来的一
匹匹黑布，很多人都说，北京的大
风会让陌生人失掉方向。初平阳
正疑惑，看见易长安低着头从南
边顶着风往这边走，走几步停下

来，拿出笔在手掌心写点东西，然
后继续往前走。
“算账啊，你？”初平阳说。
“平阳，我知道该干啥了，”易

长安拍着初平阳的肩膀，“走，屋
里说。”

他向大家报告了最新决定：

做一个伪证制造者。撒尿的时候，
借着昏暗的灯光他看见厕所墙上
涂满了小广告：治疗狐臭、阳痿和
性病的，寻人启事的，同性交友
的，重金招聘公关小姐和公关先
生的，祖传治疗癌症、白血病包治
包好的，低价代考英语四六级和
代写毕业论文的，诚聘敷衍父母

的假男友、假女友的，最多的是办
假证和提供假发票的。广告上写：
代办各种证件，包括护照，有意者
请拨电话：12345678。易长安觉得
脑门一亮，一下子看见了开阔的
未来和美好的北京生活。他把办
假证的电话抄在手心上，往外走
的时候发现地上也写了一些办假
证的电话号码，他就跟着这些号

码走，边走边抄，一直抄到了硅谷
电脑城门口。再往前就是海淀桥
了，才想起来饭没吃完，掉过头往
回走，把漏掉的电话全给补上了。
他把左胳膊的衬衫袖子捋上去，

不仅手心里是电话号码，半条胳膊
上全是一串串数字。他拍着那堆
电话号码说：
“只要我跟他们聊了超过十

句话，我肯定能把活儿做得比他们
好。”

事实正是如此，两年之后，北
京的这一行当里，没几个人不知道
从运河边来了一个家伙，叫易长
安。他做大了。

初平阳刚把电话放下，手机
又响了。他觉得蛐蛐的叫声来自
他的心脏，惊心动魄的。竟然还是
易长安的：替我看看我妈。我爸顺

便也看一下吧。
初平阳先打出了一个无奈的

表情，然后回：放心。已和我妈说
好，明天下午去。

现在北京时间已过午夜，好，
可以关机了。蛐蛐又叫。这个易长
安，烦不烦啊。初平阳随手打开短

信：待多久？不像易长安说的。初
平阳确信蛐蛐已经钻进他的心脏
里，正在上蹿下跳，手机显示短信
从“袖袖”那里来。

初平阳：五天，也可能一周。
舒袖：嗯。
舒袖：家里好吗？
初平阳：挺好。你呢？

舒袖：挺好。
初平阳：嗯。
这二十来个字花掉两人近十

分钟。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可

能是要说的太多，反倒说不出来
了。初平阳“嗯”后五分钟，舒袖才
回复：

什么时候能见耳朵？
初平阳一下子觉得自己乱

了，说不清是怨恨还是渴望。对他
来说，渴望从未断过，也就无所谓
渴望，而怨恨似乎也从没出现，从
舒袖一声不吭地离开，他有的就
只是感激。 （未完待续）


